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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半
月
來
，
國
際
巨
星
紛
紛
東
來
，
此
情
此
景
，
令
我
想
起

劉
德
華
的
一
番
話
，
如
今
證
明
他
有
遠
見
。

港
產
片
年
產
五
百
套
電
影
的
全
盛
時
期
，
娛
樂
圈
掀
起
進
軍

荷
里
活
熱
潮
，
明
星
都
以
能
躋
身
荷
里
活
為
榮
，
﹁
何
時
拍
西

片
？
﹂
成
為
傳
媒
訪
問
紅
星
的
例
牌
問
題
，
亦
是
身
價
的
表

現
，
半
紅
不
黑
的
小
星
絕
不
會
被
問
此
問
題
。

不
少
港
導
，
為
求
成
為
荷
里
活
導
演
，
不
惜
放
下
香
港
一
切
，
遠

赴
荷
里
活
浸
關
係
，
碰
機
會
，
不
少
花
上
一
兩
年
時
間
，
結
果
無
功

而
還
，
平
白
浪
費
不
少
時
間
及
錯
失
不
少
機
會
。

當
時
訪
問
大
紅
大
紫
的
劉
德
華
，
問
他
：
﹁
何
時
闖
荷
里
活
？
﹂

他
搖
搖
頭
：
﹁
我
沒
想
過
，
我
認
為
先
做
好
自
己
，
發
展
好
在
自
己

地
方
的
市
場
，
別
人
自
然
會
來
找
你
。
﹂
簡
單
一
句
，
即
是
有
麝
自

然
香
。

周
潤
發
是
其
中
一
個
到
荷
里
活
打
天
下
的
明
星
，
拍
了
幾
部
後
，

還
不
是
回
流
拍
華
語
片
？
不
同
的
是
身
價
提
升
至
荷
里
活
級
數
。

鞏
俐
、
章
子
怡
都
曾
參
演
過
荷
里
活
電
影
，
票
房
口
碑
未
見
突

出
，
還
是
回
到
華
語
片
的
懷
抱
多
發
揮
，
不
同
的
是
已
晉
身
國
際
級

明
星
，
成
為
不
少
國
際
品
牌
的
代
言
人
，
在
電
影
以
外
，
開
拓
出
新

財
源
。

闖
荷
里
活
成
功
的
有
成
龍
和
李
連
杰
，
證
明
拳
腳
功
夫
比
文
戲
有

國
際
市
場
。

世
界
輪
流
轉
，
如
今
美
國
女
歌
手R

ihanna

、
萬
人
迷
碧
咸
、
做

出
割
胸
驚
世
之
舉
的
安
祖
蓮
娜
祖
莉
、
畢
比
特
、
壞
女
孩P

aris
H

ilton

陸
續
訪
港
，
里
安
納
度
、C

atherine
Z
eta

Jones

、
妮
歌
潔

曼
、
尊
特
拉
華
特
等
巨
星
雲
集
青
島
，
與
梁
朝
偉
、
黃
曉
明
、
章
子

怡
、
甄
子
丹
、
趙
薇
、
李
連
杰
等
出
席
投
資
三
百
億
人
民
幣
打
造
的

東
方
影
都
電
影
城
的
奠
基
儀
式
，
通
常
大
型
典
禮
所
邀
請
的
藝
人
名

單
，
就
是
藝
人
在
當
地
的
人
氣
指
數
，
沒
被
邀
出
席
的
荷
里
活
明
星

心
裡
定
然
很
不
好
過
，
事
關
內
地
電
影
市
場
蓬
勃
，
能
排
期
上
畫
的

電
影
，
動
輒
收
億
億
聲
票
房
，
能
在
這
樣
一
個
龐
大
市
場
受
歡
迎
有

號
召
力
，
身
價
片
酬
自
然
水
漲
船
高
，
相
信
外
國
傳
媒
開
始
會
問
國
際
明
星
一

個
問
題
：
幾
時
進
軍
華
語
片
市
場
？

大
國
崛
起
，
有
硬
實
力
外
，
連
帶
軟
實
力
電
影
業
也
崛
起
，
各
位
台
前
幕
後

的
演
藝
人
，
應
好
好
把
握
這
個
優
勢
，
發
揮
軟
實
力
對
世
界
的
影
響
。

百
家
廊

陶
　
然

國際巨星為何紛紛東來？
查小欣

翠袖
乾坤

月
前
赴
泰
國
辦
事
。
某
日
在
曼
谷
，
接
到
一
個
長

途
電
話
，
電
話
號
碼
顯
示
是
來
自
內
地
的
。

聽
筒
的
對
方
說
，
他
是
來
自
深
圳
的
某
位
朋
友
。

這
幾
天
剛
過
來
香
港
玩
。

從
聽
筒
中
，
不
像
是
朋
友
的
聲
音
，
但
對
方
說
，

也
許
我
身
在
泰
國
，
長
途
聽
不
清
，
言
之
成
理
，
我
深
信

不
疑
。

朋
友
說
，
他
會
在
香
港
逗
留
幾
天
，
讓
我
返
香
港
後
給

他
電
話
。

二
天
後
，
我
返
香
港
，
趕
快
給
這
位
朋
友
打
了
電
話
。

對
方
說
，
他
闖
了
禍
，
昨
天
晚
上
在
酒
店
嫖
妓
，
給
人

勒
索
一
筆
錢
，
要
我
想
辦
法
解
急
。

放
下
聽
筒
，
我
疑
慮
頓
生
。

其
一
是
，
我
發
現
雖
身
在
香
港
，
聽
筒
裡
也
不
像
朋
友

的
聲
音
；

其
二
是
，
以
我
所
知
朋
友
所
為
，
絕
不
會
跑
來
香
港
嫖
妓
。

⋯
⋯我

對
照
深
圳
朋
友
原
來
的
電
話
，
也
大
有
出
入
。
所
以
特
地
給
深

圳
的
朋
友
掛
了
電
話
。

朋
友
接
電
話
，
問
他
身
在
何
處
？
他
表
示
，
人
在
深
圳
，
並
沒
出

門
。我

終
於
弄
明
白
，
這
是
一
樁
騙
案
。

類
似
騙
案
層
出
不
窮
。
多
年
前
，
我
在
辦
公
室
倏
地
接
到
一
個
電

話
，
秘
書
小
姐
說
是
我
的
老
鄉
。

話
筒
講
的
果
然
是
地
道
的
閩
南
話
，
倍
感
親
切
。
我
以
為
是
家
鄉

的
人
來
電
。
對
方
表
示
，
他
從
鄉
里
間
的
言
談
之
中
，
已
知
道
我
的

﹁
大
名
﹂，
所
以
他
只
相
信
我
一
個
人
云
云
。

問
其
究
竟
，
他
說
他
是
做
地
盤
工
的
，
最
近
一
次
在
地
盤
發
掘
之

中
，
撿
到
一
些
文
物
，
其
中
包
括
金
幣
、
瓷
器
等
等
。

他
想
把
撿
到
的
文
物
出
手
，
讓
我
上
深
圳
一
趟
，
因
為
他
只
相
信

本
人⋯

⋯

。

本
人
聽
到
這
裡
，
覺
得
事
有
蹊
蹺
，
便
表
示
，
讓
我
考
慮
一
下
。

俗
語
有
道
，
﹁
邊
有
咁
大
隻
蛤
㟫
隨
街
跳
！
﹂

大
約
五
年
前
，
我
出
差
到
北
京
，
與
中
國
文
化
研
究
所
所
長
劉
夢

溪
等
人
飯
聚
。
飯
局
中
，
夢
溪
兄
向
我
提
起
劉
再
復
最
近
在
杭
州
出

了
事
。

我
乍
聞
之
下
，
大
吃
一
驚
，
問
起
出
了
何
事
？

夢
溪
兄
說
，
他
的
夫
人
陳
祖
芬
︵
著
名
報
告
文
學
作
家
︶
出
差
杭

州
，
今
天
忽
然
接
到
劉
再
復
朋
友
一
個
電
話
，
說
劉
再
復
在
杭
州
出

車
禍
，
入
了
醫
院
，
正
等
候
輸
血
，
亟
需
向
醫
院
付
訂
金
二
萬
元
人

民
幣
。

人
命
攸
天
，
陳
祖
芬
立
即
表
示
，
她
身
上
只
有
五
千
元
，
餘
款
要

待
翌
日
銀
行
開
門
後
才
能
提
錢
。

對
方
讓
陳
祖
芬
把
五
千
元
送
到
某
酒
店
大
堂
交
他
。

陳
祖
芬
緊
急
按
址
傾
身
上
所
有
的
五
千
元
交
給
來
人
。

我
聽
罷
，
覺
得
箇
中
疑
點
重
重
。

我
知
道
，
劉
再
復
人
在
美
國
，
近
期
未
聽
聞
他
說
來
了
杭
州
。

我
立
即
給
劉
再
復
女
兒
小
蓮
撥
了
電
話
，
果
然
不
出
所
料
，
這
是

一
個
大
騙
局
。
劉
再
復
並
沒
東
來
。

問
題
是
騙
徒
怎
麼
知
道
陳
祖
芬
與
劉
再
復
稔
熟
，
又
怎
麼
知
道
陳

祖
芬
人
在
杭
州
，
並
弄
到
她
的
手
提
電
話
？

利
用
知
名
文
化
人
的
名
義
行
騙
，
不
絕
如
縷
。
大
抵
四
、
五
年

前
，
海
內
外
不
少
文
化
人
接
到
一
個
電
郵
，
說
是
李
歐
梵
教
授
在
非

洲
某
地
開
國
際
會
議
，
錢
包
連
證
件
、
金
錢
都
被
小
偷
扒
得
精
光
。

身
無
長
物
，
十
分
狼
狽
。

電
郵
是
以
李
歐
梵
的
名
義
發
出
，
說
是
目
前
欠
酒
店
多
天
房
租
未

還
，
連
三
頓
飯
也
成
問
題
。

身
在
美
國
的
聶
華
苓
，
給
我
一
個
電
郵
，
十
分
心
焦
，
讓
我
查
詢

一
下
。

後
來
與
李
歐
梵
兄
通
了
電
話
，
才
知
道
是
一
樁
國
際
大
騙
局
。

問
題
是
，
騙
徒
怎
麼
會
知
道
李
歐
梵
朋
友
的
電
郵
？

騙局
彥　火

琴台
客聚

我
們
一
到
北
京
，
住
進
酒
店
，
甚

為
疲
倦
。
第
一
頓
晚
飯
，
便
就
近
在

君
悅
的
餐
廳
進
餐
。
可
惜
只
是
點
上

四
菜
一
湯
，
並
沒
有
什
麼
貴
重
的
東

西
，
四
個
人
便
要
花
一
千
四
百
多

元
。
而
且
服
務
十
分
怠
慢
，
最
後
叫
點
水

果
，
遲
遲
不
上
桌
，
催
了
二
十
分
鐘
，
才

上
來
每
碟
四
小
塊
西
瓜
和
蜜
瓜
，
加
了
一

小
粒
葡
萄
，
每
位
要
價
六
十
五
元
。

就
是
在
該
店
吃
自
助
早
餐
，
供
選
擇
的

點
心
有
限
。
比
起
澳
門
的
四
季
或
威
尼
斯

人
的
五
星
級
酒
店
的
自
助
早
餐
差
得
很

遠
。
每
位
卻
要
二
百
八
十
多
元
。

後
來
我
們
就
不
再
在
酒
店
﹁
開
飯
了
﹂。

到
外
面
去
吃
幾
頓
有
特
色
的
飯
菜
，
都
比

在
酒
店
吃
的
便
宜
得
多
。

第
一
頓
去
著
名
的
﹁
大
董
烤
鴨
店
﹂
吃
，
﹁
大
董
﹂

的
烤
鴨
已
超
越
﹁
全
聚
德
﹂，
幾
年
來
擴
充
了
幾
家
分

店
。
我
們
去
的
這
家
店
子
是
新
開
的
。
但
烤
鴨
的
水
準

一
流
。
而
且
可
以
自
己
到
烤
鴨
爐
去
選
鴨
，
自
選
的
一

隻
鴨
也
只
要
二
百
八
十
元
。
加
上
好
幾
個
小
菜
，
四
個

人
吃
得
飽
飽
的
，
才
六
百
四
十
元
，
比
在
酒
店
吃
的
一

頓
好
得
多
了
。
而
且
招
待
特
別
周
到
，
差
不
多
有
一
位

侍
應
照
顧
周
圍
的
三
幾
桌
，
負
責
我
們
的
這
位
侍
應
馮

欣
婷
小
姐
，
笑
容
可
掬
，
令
人
吃
得
舒
暢
。

又
去
過
一
家
白
家
大
院
的
餐
廳
，
原
是
清
代
禮
親
王

的
庭
院
，
地
方
寬
大
，
古
樹
參
天
，
雕
欄
亭
榭
，
令
人

發
思
古
之
幽
情
。
侍
應
全
部
清
裝
，
進
內
有
如
時
光
倒

流
，
回
歸
封
建
王
朝
。
這
一
頓
飯
，
觀
賞
的
更
多
於
品

菜
。就

是
到
附
近
的
一
家
小
吃
店
﹁
宏
狀
元
﹂，
吃
的
都

是
家
常
小
炒
和
﹁
狀
元
﹂
粥
品
，
每
樣
只
售
十
餘
二
十

元
左
右
。
叫
了
好
多
個
前
菜
和
小
炒
，
四
個
人
一
頓
飯

只
花
了
一
百
四
十
多
元
，
其
中
的
一
味
﹁
醬
蘿
蔔
﹂，

極
為
可
口
，
可
媲
美
我
常
常
讚
譽
的
香
港
灣
仔
﹁
浙
江

軒
﹂
所
做
的
。
因
而
飯
後
特
地
買
了
兩
客
，
帶
回
香

港
。北

京
的
吃
，
要
懂
門
路
，
如
有
老
北
京
帶
領
，
當
可

嚐
到
價
廉
物
美
的
東
西
。
在
那
些
號
稱
五
星
的
酒
店
餐

廳
吃
飯
，
大
多
只
能
當
﹁
冤
大
頭
﹂
了
。

北京的吃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要
數
中
國
歷
史
上
的
奇
人
，
相
信
不
少

人
也
會
想
起
三
國
時
代
的
傳
奇
軍
師
諸
葛

亮
，
但
除
了
這
個
﹁
大
熱
﹂
的
答
案
外
，

我
個
人
認
為
春
秋
時
代
的
范
蠡
，
他
的
傳

奇
、
他
的
奇
才
絕
對
與
孔
明
不
遑
多
讓
。

越
王
勾
踐
與
吳
王
夫
差
兩
人
相
爭
的
歷
史
，

相
信
大
家
亦
耳
熟
能
詳
，
天
命
在
此
不
浪
費
篇

幅
，
只
談
談
箇
中
一
些
與
玄
學
相
關
的
有
趣
片

段
：
當
日
夫
差
將
成
為
俘
虜
的
勾
踐
釋
放
回
越

國
的
關
鍵
，
就
是
當
夫
差
久
病
不
癒
時
，
勾
踐

聲
稱
自
己
懂
得
醫
術
，
嚐
其
大
便
，
替
他
診

症
，
此
舉
大
大
感
動
了
吳
王
，
促
成
他
日
將
越

王
放
虎
歸
山
的
重
要
轉
捩
點
。

勾
踐
真
的
能
憑
嚐
便
診
病
嗎
？
事
實
上
，
這

次
行
動
不
過
是
范
蠡
替
勾
踐
卜
卦
後
，
所
上
的

一
齣
好
戲
！
據
說
，
范
蠡
早
就
卜
準
了
夫
差
的

病
情
，
於
是
才
叫
勾
踐
擔
當
診
病
的
演
員
，
以

博
取
吳
王
的
信
任
！
至
於
范
蠡
卜
卦
的
根
據
，

則
是
出
自
一
本
名
為
︽
玉
門
︾
的
古
書
，
只
可

惜
，
此
書
今
日
已
沒
有
流
傳
。

從
這
片
段
，
我
們
可
以
知
道
范
蠡
實
屬
一
位
能
料
事
如

神
的
奇
人
。
後
來
，
當
他
成
功
幫
助
勾
踐
復
國
後
，
便
立

刻
辭
掉
功
名
，
決
心
功
成
身
退
，
其
中
的
一
個
重
要
原

因
，
便
是
因
為
他
憑
面
相
，
看
穿
了
越
王
的
真
本
性
：
越

王
為
人
，
長
頸
鳥
啄
，
鷹
視
狼
步
，
可
與
其
共
患
難
，
而

不
能
共
歡
樂⋯

⋯

反
映
出
相
術
也
是
范
蠡
熟
習
的
奇
能
之

一
！坊

間
有
㠥
不
少
關
於
范
蠡
的
著
作
及
文
章
，
我
覺
得
其

中
一
篇
的
觀
點
寫
得
最
為
透
徹
：
范
蠡
是
以
身
演
繹
了

︽
周
易
︾
中
﹁
坤
卦
﹂
的
特
質
，
就
是
﹁
厚
德
載
物
﹂
及

﹁
無
成
有
終
﹂，
因
為
他
不
求
自
己
的
成
就
，
所
以
反
而
有

了
日
後
成
為
中
國
早
期
成
功
商
人
陶
朱
公
的
美
滿
結
果
。

當
然
，
這
也
是
中
國
道
家
﹁
功
成
而
弗
居
﹂
的
完
美
演

繹
，
皆
因
范
蠡
的
老
師
，
據
說
正
是
老
子
的
學
生
計
然

子
。 春秋奇才范蠡　

以
前
睡
覺
，
總
是
要

兩
個
枕
頭
疊
高
才
覺
得

舒
服
，
有
一
回
﹁
㠨
捩

頸
﹂
，
脖
子
不
能
動
，

苦
不
堪
言
，
朋
友
對
我

說
，
睡
的
枕
頭
太
高
了
，
就

容
易
﹁
㠨
捩
頸
﹂，
建
議
我

改
用
一
個
枕
頭
。
起
初
不
習

慣
，
慢
慢
習
慣
之
後
，
就
覺

得
也
不
錯
，
而
且
改
過
之

後
，
從
未
得
過
﹁
㠨
捩
頸
﹂

了
。幾

年
前
後
腰
時
有
疼
痛
，

懷
疑
是
骨
刺
。
問
醫
生
朋

友
，
建
議
我
睡
覺
時
，
把
枕
頭
夾
在
兩

腳
中
間
，
我
依
言
照
做
，
同
時
買
了
個

台
灣
製
的
竹
炭
護
腰
天
天
繫
在
腰
上
。

未
幾
疼
痛
就
消
失
了
。
到
現
在
不
痛

了
，
依
然
保
持
這
兩
個
習
慣
。
不
過
，

夾
在
兩
腳
間
的
枕
頭
，
有
時
會
變
成
我

的
抱
枕
，
抱
㠥
枕
頭
來
睡
覺
。

有
時
想
起
賈
島
的
詩
句
：
﹁
床
頭
枕

是
溪
邊
石
﹂，
如
果
我
抱
㠥
來
睡
覺
的
是

古
代
的
石
枕
，
那
就
變
成
大
石
壓
死
蟹

了
。
其
實
古
人
睡
覺
用
的
枕
頭
，
多
是

硬
的
。
好
像
現
代
才
有
軟
枕
。
假
如
我

生
在
古
時
候
，
醫
生
會
建
議
我
把
枕
頭

夾
在
兩
腳
間
來
睡
嗎
？
相
信
現
代
人
睡

硬
枕
，
就
算
是
玉
製
的
，
恐
怕
也
不
舒

服
吧
？

記
得
宋
代
有
個
詩
人
，
閉
門
讀
書
十

幾
二
十
年
，
變
得
眼
花
，
到
了
晚
上
，

分
不
清
蟲
和
魚
了
。
後
來
睡
覺
時
改
用

菊
花
枕
，
昏
花
老
眼
居
然
不
藥
而
癒
。

可
見
採
菊
為
枕
，
有
藥
枕
的
功
效
。
這

菊
花
枕
，
自
然
是
軟
綿
綿
的
了
。

我
也
曾
試
過
使
用
油
甘
子
葉
縫
製
的

枕
頭
，
但
總
覺
得
那
沙
沙
的
聲
音
和
感

覺
，
並
不
舒
服
，
用
了
幾
天
就
放
棄

了
。李

白
詩
說
：
﹁
醉
來
臥
空
山
，
天
地

即
衾
枕
。
﹂
那
是
喝
醉
了
，
不
管
睡
在

哪
裡
，
用
什
麼
作
枕
也
可
以
呼
呼
大

睡
。
如
果
不
醉
，
沒
有
枕
頭
，
很
難
入

眠
吧
？ 抱 枕

興　國

隨想
國

上
一
篇
從
醫
學
報
告
出
發
談
了
混
合
針
的
爭
議

之
處
，
但
醫
學
與
科
學
之
間
一
直
有
相
若
矛
盾
，

正
如
銀
行
做
假
賬
一
樣
，
其
實
可
以
反
覆
被
反

駁
、
修
正
，
沒
完
沒
了
。
然
後
大
部
分
人
看
浩
如

煙
海
的
資
料
，
都
只
是
想
得
到
自
己
的
結
論
。
我

們
曾
和
不
少
人
談
起
疫
苗
的
副
作
用
，
很
多
人
會
立
刻

拿
醫
學
報
告
、
專
業
權
威
、
政
府
主
導
等
論
調
來
反

駁
，
而
根
本
不
去
細
看
報
告
的
爭
議
性
。
第
一
位
指
出

這
種
混
合
疫
苗
製
法
有
問
題
的
醫
生
，
早
已
被
釘
牌
，

很
多
人
都
以
此
作
原
因
，
證
明
他
是
假
貨
。
但
他
們
沒

有
看
到
，
是
什
麼
人
把
他
拉
下
馬—

—

是
一
隊
有
藥
廠
做

後
盾
的
醫
生
攻
擊
他
；
也
沒
有
看
到
，
之
後
有
多
少
其

他
地
方
的
醫
生
及
心
理
學
家
聲
援
他
。
若
你
不
相
信
醫

療
制
度
會
如
此
商
業
化
，
可
以
翻
看M

ichael
M

oore

的

紀
錄
片
︽S

icko

︾，
當
中
道
盡
藥
廠
和
醫
療
制
度
的
糾

葛
。對

盲
目
相
信
權
威
的
人
而
言
，
一
切
大
概
也
不
及
今

年
四
月
意
大
利
法
庭
的
裁
決
那
樣
有
說
服
力—

—

法
庭
首

次
判
定
此
混
合
劑
對
引
起
自
閉
症
有
關
連
，
是
近
年
第

一
宗
徹
底
承
認
的
法
庭
案

︵
在
美
國
、
英
國
等
國
家
，

大
多
只
是
判
疫
苗
引
起
發
炎
，
或
導
致
某
些
副
作
用
而

令
腦
神
經
受
損
，
及
引
起
自
閉
行
為
等
。
︶
由
衷
希
望
，
這
顯
示
大

家
肯
面
對
現
實
的
開
始—

—

麻
疹
可
怕
，
但
用
以
毒
攻
毒
的
方
式
，

直
接
把
病
毒
打
到
正
值
在
腦
部
發
展
活
躍
期
的
一
歲
幼
童
血
液
裡
，

是
否
唯
一
的
方
法
？
疫
苗
的
製
作
、
藥
廠
的
用
料
是
否
真
的
那
麼
安

全
？醫

學
的
話
題
就
在
此
擱
下
，
最
後
想
說
說
一
個
例
子
。
家
裡
的
菲

傭
原
籍
居
於
市
郊
，
第
一
胎
去
打
針
，
小
兒
其
後
發
燒
兼
反
白
眼
。

第
二
次
打
時
，
再
發
燒
。
之
後
她
把
心
一
橫
，
不
再
去
打
針—

—

心

想
：
我
生
下
的
孩
子
多
健
康
，
打
針
後
反
而
病
得
嚴
重
，
之
後
兩
胎

都
沒
有
再
打
針
。
結
果
，
大
仔
四
五
歲
已
有
哮
喘
，
妹
妹
和
弟
弟
則

完
全
沒
有
事
。
與
其
說
這
是
最
簡
單
的
﹁
對
照
實
驗
﹂，
不
如
說
那

是
母
親
的
直
覺
。
當
然
，
若
又
要
偽
科
學
的
角
度
解
說
，
大
概
可
批

評
菲
律
賓
的
藥
質
素
欠
佳
，
或
者
她
本
身
住
市
郊
病
菌
較
少
，
身
體

較
強
壯
等
。
但
我
想
說
的
是
，
我
們
城
市
人
就
是
因
為
接
受
太
多
由

上
而
下
的
專
業
資
訊
，
而
不
斷
去
服
、
打
不
同
的
藥
，
而
不
再
相
信

原
始
的
感
覺—

—

母
親
對
孩
子
的
自
然
感
應
。

那
些
為
自
閉
孩
子
告
上
法
庭
的
家
長
，
就
是
這
樣
：
她
們
說
，
一

歲
前
，
孩
子
對
她
笑
，
在
街
上
跟
陌
生
人
玩
。
打
了
一
歲M

M
R

針

之
後
，
回
家
哭
了
一
個
晚
上
，
之
後
，
她
的
孩
子
像
消
失
了
，
換
來

是
另
一
個
人
，
另
一
個
不
望
她
、
不
理
她
的
人
，
這
人
佔
據
了
自
己

孩
子
的
軀
殼
。
這
些
父
母
對
藥
廠
說
，
我
不
會
相
信
你
們
的
醫
學
報

告
，
事
實
就
發
生
在
他
們
面
前
。
而
那
些
還
質
疑
他
們
的
人
，
還
拿

因
為
自
己
孩
子
沒
有
出
事
作
證
明
的
人
，
還
要
攻
擊
他
們
說
：
他
們

危
害
整
個
社
會
的
安
全
。
大
家
真
的
有
資
格
去
說
他
們
無
知
嗎
？

邪惡一歲針（二）
湯禎兆

路地
觀察

車子把我送到那家印度餐廳，一切都那麼熟
悉，去年這個時分，也是在類似這間的餐廳給我
們接風，因為已經是深夜，沒有別的選擇，只有
印度餐廳經營得最晚。

當航機徐徐降落檳城機場跑道上滑行，終於停
下，乘客們紛紛起身，取出放在頭頂行李箱的手
提袋時，我望望機窗外，我又回來了！

不一會，遲一些班機的他們也都來了，餐廳本
來就人多，這時就更加鼎沸，來自南京、蘇州、
福州、香港和檳城的幾個老友重聚一起，歡笑聲
此起彼落。都說在航機上吃飽了，但面對主人家
的盛意拳拳，侍者端上了堆成圓錐形的印度薄
餅，驚呼聲中，頓時忘記「吃飽了」，分頭用刀叉
去拆，薄餅很快就消失得一乾二淨。還有冷飲，
我記得在馬六甲喝過紅毛榴槤雪糕冰，感覺很
好，但這裡沒有，只好隨便點了芒果汁。

早餐，還是拿督林請他的例牌豪氣。吃慣了酒
店慣性的自助餐，即使是五星級，也變得一般化
了。這早餐不同，地方一般，有大排檔的味道，
只是並非露天，但食物鍋氣甚佳，肉骨茶更是香
飄四處。這哪裡是早餐，明明就是正餐了，而且
是非常豐富的大餐！只是門面普通，去廁所還要
涉過一小段水溝。莫非不重門面，只重實質？這
與香港食肆非常講究裝潢不同，難道認定口碑決
定一切？

我又懷念起那家在水溝邊的茶座了，可惜這次
沒機會再去。去年曾經想去，但主人熱情，唯恐
招待不周，堅決否決。那裡地方淺窄，而且往往

需要排隊輪候，但黑咖啡、炭烤麵包還有半熟雞
蛋，那滋味，走南闖北，我在他處還真不曾多嚐
呢。這也許是有故地的情結，此地和印尼都屬一
種語言、一種生活方式，連咖啡味道也相似。

那晚在「感覺疼愛」（Rasa Ｓayang）自助晚餐
歡迎我們，據說是六星級酒店，那氣派也自然不
同。連那些菜式，也是中國式、西洋式、馬來
式、印度式、日本式，應有盡有。場面寬闊，轉
也轉不完，我只走到一些角落，找了幾種菜式便
潰退下來。我們在那裡又碰到一個蒙面的中東女
人，F驚奇地耳語，她們怎麼吃飯呀？但我們終歸
沒有看到，只看到她在揀菜肉。

酒足飯飽，Ｆ說起進餐廳前，去海邊照像，並
煞有介事地說，只有夕陽將落未落那一瞬間最
美！為了證明此言不虛，他還取出相機展示一
番。一看，果然！光線柔和，連帶影中人也變得
柔情似海了，夕陽真是無限漂亮！於是有人鼓動
飯後到海邊走走，想要彌補損失，走出餐廳，剛
穿過花園，忽然便有幾滴雨點灑下，有人一聲
喊，大家便往回跑，才進入餐廳，那雨，便嘩嘩
地下了起來。用餐時Y本來在我耳畔低語，還是回
去睡覺吧，別去逛夜市了！我唯唯，心想好不容
易來到，何不趁機多看一點？但也不出聲。如今
就是想去也不可得了。

但夜市終歸還是去的，那晚從亞羅士打回檳
城，主人提議，去消夜吧！Y立刻說，還是回酒店
吧！我看沒有人出聲，便說，去吧！去吧！於是
車子開到「老鼠島」（Pulau Tikus）大排檔，食客

不少，我們走運，找到位置坐下，只見地主們來
回奔走，在檔口與檔口間點各類飲食。一挺大風
扇立在那裡來回吹動，附近檔口在煮麵，那白煙
騰騰而上，又聽見鍋鏟擊在鍋裡的㝣㝣聲，一身
短打的廚師正忙㠥呢。忽然端上了冷飲，接㠥是
食物：雲吞麵、炒果條、叻沙、雞肉豬肉沙嗲。
其實我們都已經吃得太飽了，但抵擋不住熱情，
加上這大排檔的東西實在美味，個個都胃口大
開，F一一點評，排一、二、三名，儼然食家風
範。連原本嚷㠥要回去睡覺的Y，也放下身段大
嚼，看那吃相，明明是吃得津津有味呀！

這跟從檳城去亞羅士打途中，在歇息站所吃的
Rojak又自不同，這是各種熱帶水果，用甜辣醬攪
拌。大家吃得投入，那老闆娘走了過來，用華語
和我們交談，大概見我們是來自遠方的客人，又
免費奉送一盤鳳梨、芒果、芭樂，請我們賞臉。
久違了！這Rojak，小時在萬隆，曾經是我的最
愛，後來回北京，竟然睽別多年。直到前年去棉
蘭多巴湖，竟不期而遇，紹弟平時不吃街邊檔，
也為了陪我，一起吃起童年時光了！回過神來，

見到我的饞相，D調侃我，好好味呀？
地方不佳，但食物甚好，又一次得到證明。大

家連聲稱讚中，又繼續行程。
那個午餐，是在世遺區一家飯館吃的。菜式精

緻不必多說，最奇妙的是，最後一道甜品，一男
一女，捧㠥一個倒口碗狀忌廉出場，來到我們面
前，男的用火柴一點，騰地冒起火焰，驚叫聲
中，他們才把那頂端插㠥一粒紅色櫻桃的雪糕端
上桌面。其實扒開忌廉外表，裡面藏㠥的，是水
果與雪糕呀！

當然，拿督林生辰宴，是平時說的例牌大菜，
但排場又自不同。客人一百桌，不少是有頭有臉
的人物。甚至出場，也是有婚禮的影子。台上有
歌舞團表演助興，燈光閃爍，樂隊轟響，好像是
在夜總會表演。據說這一晚的出場費是一萬馬
幣，也就是兩萬港幣了。

我忽然記起，往日大哥在廣州的舊居，對面就
有一家食肆，名叫「食為先」，只是不知今日安在
否？但可見，無論走到哪裡，吃飯，不論豐儉，
還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食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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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鼠島」大排檔一角。 作者提供圖片 ■大排檔的炒麵。 作者提供圖片


